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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核杆菌提纯蛋白滴入孤儿院儿童

眼中，导致实验对象永久失明；对痴呆儿童

进行创伤性实验，其后未做修复；对上百名

黑人少年实施影响神经中枢的芬弗拉明药

性试验……实际上，多年来，几乎所有弱势

群体，都曾成为美国操控的实验对象。

更何况，在全球 30个国家和地区，美

国建了336个生物实验室，屡爆丑闻：

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举

证了一系列美国在乌从事危险生物实验

的例子，其中包括对乌军人、低收入公民

和精神病院患者开展生物研究。

在丹麦，一部引起震动的纪录片显

示，20世纪 60年代，美国中情局涉嫌资助

对311名丹麦被领养或孤儿院儿童进行惨

无人道的秘密人体实验，以研究“控制大

脑”，孩子们身上被绑电极，被迫接受噪音

刺激等精神折磨。

在韩国，驻韩美军多次将灭活炭疽杆

菌样本、鼠疫杆菌引进到当地的美军基地

生物实验室，还曾“误送”未灭活病原体，

引发民众强烈抗议。

这些都是已被曝光的事件，美国究竟

还有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实验，难以想

象。而事过境迁后，一句轻飘飘的道歉，

就能清洗掉所有污点吗？

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全球史与帝国史

教授瓦格纳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为

历史事件道歉，是一种控制历史叙事的有

效方式。一旦道歉、支付赔款，人们就认

为这份历史债务得到了清偿，不能再提出

更多要求，这实际上是罪人按照自己的想

法设定了赎罪条件。

然而，奴隶制和殖民者的暴行远不应

被如此轻易地归为陈年旧事。距离正视

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现实，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瓦格纳指出。

(据中新社电)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霍姆斯伯格监狱。 资料图片

病毒、霉菌、石棉、放射性同位素、二噁英……这些有害

物质让人避之不及，却一度被刻意地释放到生活环境当中，

只为观察它们对人体的影响。如此有违天理的人体实验，

不是别人，正是自诩“人权灯塔”的美国的所作所为。

然而，这起延续20多年的不道德实验，只是美国历史上坑

害民众的冰山一角。曾经一起震惊世界的医学实验丑闻，竟

在美国研究人员的主持下，持续了长达40年！

持续40年的罪恶：揭开美国人体实验冰山一角

坐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霍姆斯伯格监狱，

在开放近百年后于1995年关闭。由于那里涉及生物制

剂研发和人体实验，争议早已有之。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那里的囚犯们接受了有

关皮肤病、生物化学和制药研究的实验。从洗发水、牙

膏，到液体饮食、眼药水，他们的生活用品中被投入各种

致病物。

越战期间，囚犯们体内甚至被注射剂量惊人的剧毒

落叶剂(橙剂)主要成分——二噁英。要知道，美军当年

在越投放了约 2000万加仑橙剂，致 40万越南人死亡、

200万越南人罹患癌症等疾病。

实验中，有人被拔掉指甲染藓，有人受伤和眩晕，有

人留下终身疤痕，无法恢复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对象绝大多数是非洲裔男性。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文盲，一贫如洗。有些人为攒钱保

释，同意接受有偿医学实验，但并未被告知实验究竟有

何危害。

操作了这些实验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克利格曼

来头不小，是国际公认的皮肤学泰斗，其背后资助者不

仅包括美国多家化学和药企巨头，还有美国中情局、陆

军等。

为揭露此事，艾伦·霍恩布鲁姆出版了描述这段历

史的书籍。随着舆论发酵，2000年，298名曾遭受试验

的囚犯决定将上述企业、机构和人员，告上法庭。

然而，美国联邦法院裁定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只能

撤销，前囚犯们并未得到任何赔偿。

2010 年，克利格曼过世。宾夕法尼亚大学于

2021 年发表了道歉声明，并取消了克利格曼的一些

名誉称号。

“我们正式向那些遭受非人道以及可怕虐待的

人真诚道歉。同时我们也很抱歉，时隔这么久才做

出道歉。”

当地时间 2022 年 10 月 6 日，宾州费城市市长吉

姆·肯尼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费城市政府发表声明，

就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一系列“医学种族主义”实验，

正式道歉。

肯尼以及道歉声明指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有

色人种进行“不光彩和不道德医学实验的又一悲剧

案例”，其影响波及几代人，持续至今，必须反思过去

的暴行。

然而，迟到了半世纪的道歉，还有用吗？

一名实验对象的女儿琼斯·阿尔斯顿，对父亲当年

的遭遇难以忘怀。“就在这些(监狱)墙壁后面，我父亲和

其他无数囚犯，成了人体小白鼠”，她回忆道，父亲曾被

暴露于有害化学物、病毒当中，她至今还记得他背部的

伤疤。

“我的家庭被摧毁了”，她气愤地指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对

非裔美国人有长久的不道德实验、医疗事故的历史，导

致了非裔社区内存在广泛的“医疗不信任”问题。

霍恩布鲁姆所提的塔斯基吉学院，又

是怎么一回事？

一切还要从 1932 年说起。当时，

梅毒仍是一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

无法治愈。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部

门与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学校塔斯基吉

学院合作，开展有关梅毒的研究实验，

从当地招募了数百名实验对象，全部

为非洲裔。

实验包括在实验对象身上进行抽

血、抽脊髓液检查、照 X 射线，甚至尸检

等，以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影响是否具有

种族差异。

但是，实验对象并未被告知全部事

实。当局承诺为他们“免费治疗”，提供一

些与病情无关的药物，或以更好的餐食、

支付葬礼费等条件吸引实验对象。田野

调查显示，不少非裔相当信任这些“政府

的医生”。

实验对象想象不到的是，在1947年青

霉素已成为梅毒的标准治疗方法后，塔斯

基吉实验仍在进行，而自己未得到青霉素

治疗。相反，有些人被注射了有毒的砷和

汞作为“治疗”。

由于当局主要目的是监测疾病进

展，未妥善医治，甚至排除可能改变病情

发展的治疗方法，一些实验对象在实验

后期死亡。

直到 1972年，《华盛顿星报》《纽约时

报》才让这桩美国历史上已知历时最长、

影响最恶劣的丑闻曝光。

为此，白宫发表了总统道歉书。但实

验被叫停时，当年近400名实验对象，只有

70多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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